
2月4日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

俗话说，三十而立。我今年 29
岁了，在参加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
之前，职业生涯一直很平稳、也很
安全。所以在 1 月 24 日医院通知
可以报名参加支援湖北医疗队时，
我几乎没有思考就报名了。理由
很简单，人这一辈子多少应该去实
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哪怕是有一定
危险。

这个决定，是我自己下的，没有
和家人商量。当告诉父母的时候，
他们很担心；当告诉老公的时候，他
表示很震惊，迟疑了一阵后他说，没
想到自己身边也会出现英雄。

“英雄”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我

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忐忑，我不像那
些有着抗击非典、抗击埃博拉经历
的前辈经验丰富，担心自己可能做
不好。

1月26日，通知下来了，我当晚
就要奔赴湖北。这一天正好是我的
29 岁生日。往年的生日，老公都会
陪我回万州老家。今年他做好了饭
菜，我却来不及跟他一起度过，只有
安慰他：“你多吃点，不要想我想瘦
了……”

1月27日来到孝感后，我们经过
了数天的培训、考试，直到 1 月 31
日，我们在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正
式上岗。现在，我们的住所也从酒
店搬到了医院。我们，正式成为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士。

说实话，我内心还是有点害怕，
害怕被感染，害怕做不好工作。下
午，我跟老公通电话时道出了内心
的想法，他安慰我：“没有人是天生
的英雄，你要坚强起来，让我迎接一
位真正的英雄凯旋。”

这些天来，我每天早上7点要到
达隔离病房，主要工作是给确诊病
人配药、发药、整理物资等。这里不
允许有一颗药的差错，所以我每一
副药都要检查三次，再发放出去。

接下来，我们同事之间会有轮
岗，换成我直接跟病人接触，我希望
在和病人见面的时候，他们的病情
会好转一些。所以现在，我配的每
一副药、每一颗药都带着我的祝福，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每一颗药，都是一份祝福
重庆市中医院康复科护士 童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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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沌口方舱医院

昨晚下班已是10点半，坐上回
酒店的巴士，隔着玻璃看着眼前的
城市，开始发呆。灯光闪烁却不见
熙来攘往，大道宽敞也不见车水马
龙。这和我印象中那个热闹、泼辣、
宽容的武汉完全不一样。乍暖还寒
的初春，本应该憧憬万物复苏、春花
绽放的，可是想着这座城市曾经的
喧嚣与现在的沉寂，我的情绪莫名
的有些低落。

来这里已有20来天，对这里的
事、这里的人也有了一些了解。武
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的人民
是英雄的人民，不管是接送我们上
下班的司机，还是做保洁后勤的志
愿者；不管是酒店的厨师，还是医院
的钳工电工……他们从来都没有在
病魔面前屈服过，自始至终保持乐
观向上的心态，全心全意地做好后
勤保障服务，不管多苦多累，不管多
晚多忙，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对我
们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载我们去
沌口方舱的出租车司机，武汉人，同
所有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乐观
健谈。他一路问我们：来自哪里？
对这里的饭菜习惯不？工作辛苦
不？下车时，我们对他说了声“谢
谢”，他却动情地说：“我应该谢谢你
们才是，你们一群小姑娘大老远离

开父母来支援我们，完全
不顾自己的安危，我们这
些健康的武汉人也会像你
们一样全力以赴，共渡难
关！”说着说着他眼眶湿

了，还说只要我们需要用车，他一定
义不容辞。

方舱医院的一位志愿者，大概
二十五六岁，一脸疲倦但面带微笑，
他说为了给病人送餐，已经有一天
一夜没合眼了。讲到这次送完餐就
可以休息了，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更
加灿烂。进舱时，我指导他穿防护
服、带护目镜，中途他一直不停地对
我说“谢谢！谢谢”。

回到酒店，走进餐厅，接过餐厅
服务员递给我的热气腾腾的武汉热
干面、醪糟汤圆、面包，瞬间低落的
情绪又回升了，我感动地反复向他
们说道：“谢谢！”

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一直有
一群人，他们努力地默默地奉献着，
虽然看不清他们口罩下的脸庞，看
不清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但是他
们一直是前线战士的坚强后盾，因
为有他们，我们风雨无惧，永不言
弃。在此，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声：

“谢谢！”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李珩整理）

一声“谢谢”
重钢总医院呼吸内科护士 陈琳

前方日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重庆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驰援

湖北。他们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
心的崇高精神。在湖北前方，他们也留下了一篇篇日记，
留下一份份朴实真诚的记录。

1月31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

从紧急召回到投入战斗，感觉
是一刹那间的事。今天好像是来到
武汉的第七天了吧？已经记不得时
间了，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大家都
是队员，大家都很拼命，只想一起扛
过去。

大年三十早上，接到抽组任务
的时候，我正在机场，已经过了安
检，准备飞往海南与家人团聚。接
到任务后，我立即从机场返回医院，
只是给妈妈打电话说，医院有任务，
需要驰援武汉。

直到我的那张脸上有压痕的照
片被制成了“海报”，在媒体上传播，
妈妈才通过网络知道，我其实是到
了收治病人最多的金银潭医院。妈
妈打电话来，哽咽着说：“你的脸能
恢复吗？”我说：“当然能恢复。我还
是您漂亮的乖女儿。”

大家现在都叫我“海报”护士，
其实我很惭愧。在这里，在一线，在
病房……拼命的又何止我一个？

昨天晚上夜班一下收了6个病
人，和同事把他们一个个安排进病
房。在收集病人信息的时候，有一
位患者问我，你们是解放军吧？我
估计他们是看了新闻，知道军队医
疗队在金银潭医院。

三级防护让我说不出太多的
话，我点点头，比了一个OK。他笑
了，对我点点头，竖起大拇指。那
一瞬间，我突然很想哭，一方面因
为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的年
龄和我父母相仿，而此刻在我父母
和女儿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
陪在她们身边保护她们，难免感到
心酸。

抛开悲观的情绪，我在红区（传
染病区设“三区两通道”，其中，“三
区”是指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

又分别称红区、黄区和绿区）继续工
作。一位患者，上着呼吸机，他艰难
地对我比划示意：“能取了这机器
吗？”我摇摇头，同样对他比划着:“不
能。”说完，轻轻拍了拍他，比了个大
拇指：“加油！”他也同样竖起大拇指
回复了我，然后闭上眼安静地躺
着。我心里充满感激，感谢患者的
配合，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序。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三级防
护的我们，汗水已经浸透了贴身的
衣物。跟我搭档的年轻护士妹妹
说，面罩压得头好疼。我知道这有
多难受，让她赶紧离开红区，换下防
护服，透气。

她摇摇头说不出去，怕待会儿
病人来了我们会很忙，然后默默地
站在墙边，学着自我调整状态。我
知道她一直坚持着。感谢战友的努
力与坚持，让我们充满信心去迎接
挑战。

“我还是您漂亮的乖女儿”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刘丽

2月2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开始工作
后，我的任务是凌晨4:00-8:00独立
在黄区工作4小时。

提前换好防护装备，进入黄区
交接。因为太忙，交班人员给我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先不要跟我说
话，等我处理了这个医嘱再和你交
班啊。”还没有开始交班，就直接进
入战斗，这真的是：敌人进攻从来就
不和你对点儿的！

“喂，我是值班医生，13 床开了
急查血气分析，请通知。”“请到脱衣
一号间开一下通道门，有队员出
来。”“穿衣二间防护服、手套没有

了，请补充。”“标本送到一楼，请联
系支助中心取送标本。”……

顿时，红区、黄区、绿区三区电
话齐发，接听电话、关注红区传送
患者信息及医生反馈、摆液体、传
送物资、处理医嘱、准备标本采样
瓶、联系检测、及时对区域环境清
理和消毒……不到半小时，我就大
汗淋漓。

突然座机电话响起：“我是*床
病人***家属，请问他现在怎么样
了？”这不正是刚刚去世的那床病人
吗？我一时哽咽，语塞。

“请问他怎么样了？”沉默几
秒，我还是把病人走了的消息小心
翼翼地告诉了家属，电话那头传来

撕心裂肺的哭声，真是揪心，只感
觉自己的眼开始模糊，有点热。安
慰了家属，挂了电话。他立马又打
了回来：“谢谢你们！”顿时，心里五
味杂陈，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
理解。

忙忙碌碌的4个小时很快就过
去了，护目镜也严重积了雾气，交接
班后褪下防护装备，我安全退回到
绿区。

黄区是连接红区、绿区和病区
外的关键枢纽，工作繁琐且重要。
虽然是个所谓“单挑”的班，但红区、
绿区以及医院后勤保障各个部门的
战友都和我在一起参加战斗，有这
么强大的支持，“单挑”不孤单。

“单挑”黄区4小时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彭雪

2月22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

凌晨1:30，闹钟响，起床，洗漱，
出门。凌晨的武汉，比白天更多了
几分寂静与清冷。从驻地步行去医
院的路上，伴随身后的阵阵冷风，我
那不争气的老毛病——过敏性鼻炎
说发作就发作了，猝不及防的几个
喷嚏之后，人倒更加清醒了。

转眼来武汉支援已经一周多
了，我今天的排班是凌晨 3 点到早
上 9 点。经过数日的工作，我已经
足够熟练，可以从容地进行进入隔
离区前的各种准备。

众人皆知，外科医生是不配拥
有“人之三急”的。既然对付得了五
谷杂粮之气、液、固三态，那对付鼻
涕这样的小毛病，自然也不在话
下。清理鼻腔后，我又拿出了私藏
的处理秘方：卫生纸团成两个球，把
鼻孔堵住，避免自己喝到鼻涕粥。

然后戴口罩、穿隔离服、戴眼罩。经
过充分准备后进入隔离区。

进入病房后，与前班医生交接，
目前病房有两个危重病人，有创呼
吸机在辅助通气，纯氧浓度下，氧饱
和度勉强维持。

忙碌中，冷不丁一团咸粘液体
竟然直达味蕾，这汹涌的鼻涕大军，
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此时的我不
能脱防护服，不能吐出来，只能忍
着。抬头看时钟，距离换岗还有五
小时。心里一直给自己打气：“多大
个事，坚持就是胜利；比起病人，我
这能算什么呢。”

两个病人很危重，其他病人也
时不时有状况。忙碌中，这个事也
就被抛之脑后了。困难总是会有
的，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莫畏鼻涕腹中咽，守得
云开见月明。终于到了
换岗时间，迫不及待取下

口罩，我仿佛看见了儿子的口水
兜。此时的他，应该不知道他爸爸
原来也是只鼻涕虫；但是他肯定坚
信，他的爸爸，始终都是那个会为他
打怪兽的SuperMan。

天已亮，风已停。从医院回到
驻地，吃着一份热腾腾的早餐，看着
同事们忙碌的身影。不知觉中，鼻
涕也投降了，心中泛来一阵甜意。
我们的春天还会远吗？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鼻涕很咸，心里很甜
重医附一院胃肠外科医生 李相述

2月24日
孝感市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

一大早就有好消息，3 名患者
治愈出院了！他们三人录了小视
频感谢一线的医护队员，有一位
让我特别感动。他说：“这 26 天来
特别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看到
你们每天辛苦的身影，有时候我
默默地就流泪了；剩下的朋友们，
你们好好加油、加油、加油，都会
好起来的……”

我们转战湖北孝昌后，与孝昌
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并肩
作战，一批又一批的患者治愈出院，

这是最让我们医疗队全体队员高兴
的事情。

每天的救治工作都是忙碌的，
我们医疗队目前直接负责孝昌县人
民医院感染楼的确诊患者治疗。多
学科的联合查房对患者十分必要，
县人民医院缺中医，相关部门就安
排了孝昌中医院的中医师过来，配
合我们进行联合查房。今天上午，
作为呼吸科医生，我们医疗队的王
洪群副主任医师就联合中医师在病
区进行查房，他们对每一位患者都
仔细询问，中医师还一丝不苟地完
成了“望闻问切”。

终于到了休息时间，很多队员

提醒我说，今天我们“满月”了，是不
是搞个仪式纪念下啊？是啊，我们
重庆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大年
初二（1月26日）从重庆出发飞赴湖
北抗击疫情，到今天已经整整30天
了。

我们在一线战斗、生活，有点仪
式感不是更能激励士气吗？说干就
干，除了还在工作的几名小伙伴，我
们11名队员一起搞了个小仪式。我
们找到一个蛋糕，孝昌县的蛋糕师
傅特别地给我们在蛋糕上写下了

“英雄加油”。我们点上蜡烛，切了
两盘水果，还每人来了一罐“孝感米
酒”，一起庆祝“满月”。

我们“满月”了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杨晓娟

2月24日 武汉火神山医院

凌晨1点半，起床了，虽然还有
些疲惫，但5点要准时接班，从住处
赶往医院加上各种医疗防护准备，
这个时间并不宽裕。

病房已收满病人，长时间高强
度高压力的救护工作造成最近失
眠得非常厉害，靠安眠药才能保证
每天勉强睡几小时。虽然也知道
药不能多吃，但为了第二天工作时
能满血复活，也顾不了那许多，只
盼着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住，脑海

中多少有些怀念以往平静规律的
生活了。

穿好防护服进入红区，精神也
一下振奋起来。清理医疗垃圾、床
旁交接班、处理各种医嘱、测生命体
征、输液、打针、发药、发饭，虽然忙
得脚不沾地却也尽量有条不紊。

查房时来到一位大叔床前，给
他换完液体后，照例俯身询问有什
么不舒服，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却说：“你快出去，少接触我，保护
好自己。”那一瞬间，我的心被猛地
撞击了一下，身体也呆滞了片刻，待

回过神来起身扭转头，我不能哭，护
目镜会花……

9 点换班，脱下防护服走出病
房，思绪万千一时涌上心头。我
必须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自己
的岗位上，不能退、不能躲、不能
倒，直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是
守护病人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
线，身后就是与我们心心相连、患
难与共的骨肉同胞；因为我是一名
光荣的人民子弟兵，誓要用所有的
热血、辛劳和汗水，挽救生命，卫我
同胞！

你快出去，保护好自己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陈燕红

2月25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

今天，我的当班时间是凌晨 3
点到早上 9 点，这两天武汉的气温
有点奇怪，白天升温，暖洋洋的。半
夜 12 点多，当我醒来，窗外已经下
起了倾盆大雨，整个街道像被老天
爷拿着盆儿直接往下倒水，湿得不
像话。

习惯性地先看手机，上百条未
读微信，医师群里的“大家长”、我们
医院的副院长肖明朝 23 时 40 分就
在群里问哪些人要上凌晨 3 点的
班。“大管家”宋波落实后，说凌晨两
点来送我们。窗外雨势未减，但心

里一下子踏实了。
凌晨2点，我在酒店门口碰到了

一起上班的林时辉和严瑾，还有几
个护士姑娘，我们相视一笑算是打
了招呼，在寒风中把衣领裹得更紧
了。

就在这时，两辆轿车开过来，前
面一辆白色的刚停稳，就传来一声

“孩子们，赶紧上车”的熟悉得不能
再熟悉的声音。是肖院长来接我们
了！

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陌生的
异乡街道，一声“孩子”让我这个身
高1米8的大男人眼眶一红，赶紧钻
到后面宋波的车上。

后来的事，我也是看微信知道
的。把我们送到医院后，肖院长和
宋波又一直等在门诊一楼，把我们
上一班的医生和护士们接回去；早
上7点，他俩又早早地等候在酒店，
送大家去上班，一个晚上竟是通宵
未眠。

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仿若石
子，在黑夜的碗里砸出了星星般的
光芒，砸向战胜病毒的塔尖。但我
们也会累，也是需要呵护的，一点点
温暖可能就足够。谢谢医疗队的

“大家长”，谢谢医疗队的“大管家”，
陪伴每一个在异乡挑战黑夜的“孩
子”走上回家的路。

我一个1米8的男人，凌晨却变成了“孩子”
重医附一院肾内科医生 万梓鸣


